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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植

花开·梦圆

《马兰花开》是场圆梦的旅程。以前总在想，如果能

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和一帮在艺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边旅

行边演出、把自己心爱的作品和各地的观众分享，这当是

最幸福的吧？这个夏天，花开梦圆。在金银滩上、在塔尔

寺中、在博斯腾湖边、在罗布泊深处，有这么一群人、在

自己最好的年纪，相遇、相伴而相知。

我们是在 2013年 8月 29日中午从北京西站出发的。剧

组里有不少已经共同奋战过首演季和加演季的“老同事”，

也有一些巡演季新加入进来的低年级同学。火车一路西行，

车厢里的气氛热烈而轻松，剧组的新成员早已和大家打成

一片。想到第二天清晨将会揭开神秘西域的面纱，一个个

上扬的嘴角怎么也放不下来。

20多个小时的火车想想都觉得很长，可那天，在到

达西宁火车站时，我们的反应却出奇的一致——这么快

就到了？跟这么一群人一起坐火车，多坐上个几天问题

也不大。青海大学的校园很美，礼堂的舞台也够大，唯

一的问题是舞台的地面上有很多不平整的突起。这给我

们的景片移动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更大的挑战发生在

演出当天，在距离开演还有 1个小时的时候，我们控制投

影仪的服务器罢工了。这意味着多媒体效果将会大打折

扣而观众将会失去很多重要的剧情信息。然而，这些看

似不可能被克服的困难都被临危之际所迸发出的清华人

强大的战斗力所解决，两场在青海大学的演出取得了很

大的成功。

必须要提到的，是在青海原子城参观、学习的经历。

着河流走势大声地说：“这不

就是中国书法中‘冷’的草书

体！这就是我们‘冷极’品牌

LOGO的来源！”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拥有

的生态资源极其宝贵，而守护

这里的干部职工更是让人感动。

在林区走了一周，见到了五个

林业局的干部职工，感觉他们

的工作激情强，人都很朴实，

把林区保护好、发展好的愿望

明确。更重要的是，许多职工

对林区的归属感很强。曾与林

区几个 85后、90后职工聊天，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在北京、

上海等城市的大公司工作一段

时间后又回到了林区。问及为

什么离开大城市回到林区时，

他们共同的回答是：“这里的

土地生我，这里的空气干净，

这里是我的家。”

在大森林里走了一趟，洗

眼洗肺更洗心。回到北京，那

种松香还时时萦绕，那种鸟鸣

还时时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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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剧组选择青海作为巡演

的第一站，一方面是因为青海

大学与清华之间紧密的联系，

更重要的在于这里是新中国最

早的核武器试验基地，是邓稼

先和他的同事们挥洒汗水的地

方。在纪念馆里，大家不断地

在墙上看到熟知的名字，在展

柜里看到剧中涉及的道具，在

陈列室里看到脑海中早已无数

次勾画过的理论部的工作场景，

一切陌生而又熟悉。他们的生

活是我们用表演一直试图在舞

台上还原的，但当与真实相遇

时，我们依然被深刻地震撼了。

在酷寒和缺氧的条件下，老邓

和他的同事们是怎样顶着自然

和社会的双重压力，既吃不饱

也穿不暖，却造出了人类科学

史上的奇迹的？

继续向西，我们来到新疆。

当大客车第一次进入罗布泊边

缘时，没有人提醒，原本嬉闹

的车中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所

有人都默默地看向窗外，去体

味生命的禁区里那种连空气中

都弥散着的荒凉、甚至绝望。

让我们感到温暖的细节是，大

客车的每个椅背上都绣着一朵

素雅的马兰花，倔强地开着，

好像在与车外的世界搏斗。基

地里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树

木成林、繁花竞放，总会让人

忘了正身处大漠深处。当然，

现在的基地是近几十年来不断

建设的结果。试想当年老邓他

们在荒漠中创业之初，该是何

等的艰难困苦？

基地安排我们与官兵共进

午餐，我和一个 7年兵挨着坐。

他很朴实，黝黑的脸一直憨憨

地笑。我问他：“来这里当兵，

家里知道吗？”他说：“只知

道我在西北当兵，不知道在新

疆，更不知道在哪儿。我哥哥

其实就在新疆做生意，但我不

能告诉他，我们有 7年没见了。”

说到这儿，他低下头接着吃饭，

我的嗓子却好像哽住了说不出

话来。“不知道、不能说”这

几句台词我可能说了不下千遍，

但今天，我身边的这位战士轻

描淡写的表达，对我而言却字

字千钧。这几个字所压制的翻

涌的力量，我终生难忘。

说到这儿不得不说一说在

新 疆 演 出 时 的 故 事 。 在 赴 疆

前，我们面对过大学生、高中

生、老校友和社会公众所组成

的多类型观众群体，对他们的

呼 吸 和 节 奏 比 较 适 应 。 但 面

对军人，特别是从事核武器事

业的部队官兵，是绝对的头一

遭。从第  场离别开始，我们

就深刻地意识到，在他们的眼

中，这部戏的呈现与给我们之

前的观众所带来的刺激不同。

许多事情他们早已习以为常，

而 很 多 部 分 他 们 的 共 鸣 和 理

解又是一般观众无法企及的。

比如第  场痛别挚母，当我跑

上来，刚喊了一声“妈”的时

候，已经全场掌声雷动、有不

少战士都抹起了眼泪。因为这

就是他们的生活，我们通过这

样的形式去感受他们、理解他

们，以此向他们致敬。这也是

我们不多的、能为这些无名英

雄们做的。

在新疆的最后一晚，在回

宾馆的车上，我们又一次地一

同唱起了《马兰花开》，很多

人都落泪了。“扎根苍茫大地，

深爱热土家园。”无论岁月流转，

在你我心间、在那明媚的年华

里，有朵马兰花，总开得那么

鲜艳。

我问他：“来这里当兵，家里知道吗？”他说：“只

知道我在西北当兵，不知道在新疆，更不知道在哪儿。

我哥哥其实就在新疆做生意，但我不能告诉他，我们

有   年没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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